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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
“超级星期六”
吸引全国超5万人观赛

煮糯米、熬杨梅汤、染红鸡蛋……6月10
日，黔东南榕江县六佰塘村73岁的萍姨早上
7点便开始和村民忙活。从地里摘来新鲜的
大西瓜，在垫着芭蕉叶的竹篮里摆好腌鱼，
将煮熟的糯米饭铺满簸箕，点缀着红枣、红
鸡蛋，用乌枣拼出“六佰塘加油”五个字。

准备完毕，萍姨跟随球员乘车抵达榕江
县城北新区田径足球场，六佰塘村足球队即
将迎战忠诚村足球队。

穿着侗族传统服饰的村民举起装着糯米
饭的簸箕、托着挂满红鸡蛋的竹竿，在喧天锣
鼓声中，完成入场仪式。“苗山侗水，甜甜榕
江。甜甜的西瓜和杨梅是榕江的招牌，红鸡
蛋是侗族庆贺喜事的馈赠礼物，寓意着红红
火火、圆圆满满。”萍姨刚把美食放下，前来品
尝的人络绎不绝。

另一边的球场上，球员们激战正酣。彩
虹过人、远射进球、头球得分……村超球员
进球名场面一个比一个“燃”。

5月13日以来，这片足球场每逢周五、周
六、周日，都有足球赛接连进行，从下午持续
到午夜。以三宝侗寨及其周边村寨为主体
组建的20个村队分A、B两组，先后踢循环赛
和淘汰赛，再于7月29日踢总决赛。

贵州村超总策划杨亚江告诉记者，含互
动、表演或民族风情展示的超级星期六，吸
引着全国各地的观众涌入球场，人数超过5
万人，“前期我们预计最多1万人，没有预料
到会有这么多人。”

赛事全名为榕江(三宝侗寨)和美乡村足
球超级联赛。“榕江足球历史久远，群众基础
雄厚，民族风情浓郁，为了更有记忆点，打造
贵州足球品牌，最后我们决定简称为‘贵州
村超’。”赛事的冠军奖品是一头黄牛，亚军
是一头大猪，季军则是一只羊。

“美食文化展示历年来都是备受欢迎的
重要一环，今年我们做了提升，全方位展示
民族文化。”榕江生活着苗、侗、水、瑶等15个
少数民族，占全县总人口超83%，有侗族大
歌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琵琶歌等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场球队入场仪式、
中场休息，都有村民自发参与的民族民俗风
情秀、风物秀轮番上演。

“久违的烟火气了又回来了！”殷琼是一
位来自深圳的资深足球球迷，6月10日，她乘
坐5个小时的动车从广州南站出发抵达榕江，
赶到村超现场观看至凌晨，第二天又匆匆回
去上班，“村超出圈，代表着人们对回归本来
生活的向往。”她说，“我不在意比赛的级别，
足球拼搏的精神是一致的，而且我很喜欢村
超的氛围。”

>>热爱
祖辈编织稻草球

“70后”修建河边球场

1999年出版的《榕江县志》记载，抗战时
期，广西大学迁入榕江并将足球运动传入这
里。大学生们在校内踢足球，当地百姓在校
外好奇张望。

1965年，榕江县足球队赴镇远参加黔东
南州足球比赛并获得冠军。上世纪80年代，

“要想找工作不愁，就要学会踢足球”一句话
诠释出了榕江人对足球的热爱。90年代，榕
江足球队到凯里市参加比赛，最终夺得冠
军，球员一下车，沿途两三公里鞭炮声不绝
于耳，锣鼓喧天。

“榕江足球历史悠久，代代相传，它不是
突然爆火的。”“70后”杨亚江向记者追忆，祖
辈一代，足球极其珍贵，他们只能用稻草编织
成球来踢。杨亚江读小学时，经常和小伙伴
到河边草滩上踢球，“有位队友的补球技术非
常好，一颗破球经他用尼龙绳穿针引线，很快
又能继续踢了。”

同为“70后”的韦林新从小学四年级开
始接触足球，“那时候学习成绩不好，为了避
免被父母责骂，经常往榕江民族师范学校
跑。”学校的足球场是一片沙地，杂草丛生，
球门由两棵大树构成，中间拉一根绳子，他

超级周末开启

30万人小县城的

梅西中国行的同时，千里之外的贵州正迎来足球狂欢。今天，黔东南榕
江县的“村超”再次开波，整个县城进入“超级周末”。

继“村BA”后，今年夏天，贵州“村超”再度破圈，甚至火到国外。“榕江足
球历史悠久，代代相传，我不担心它只能红极一时。”近日，贵州村超总策划杨
亚江告诉记者，榕江足球始于抗战时期，从祖辈编织稻草球到“70后”修建河
边球场，再到崭新球场取而代之，榕江的足球环境在变，不变的是火热的足球
梦想。曾赴法学习的中学足球教练赖洪静，见证着一位位年轻球员走出大
山，“足球为大山的孩子开辟了人生的第二条道路，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贵州村超现场，观众挤满了球场边。

们照样踢得不亦乐乎。
长大后，他加入一村足球队，这支

球队是榕江车江乡的翘楚，但水平依然
无法和城里的球队相比，常常在对抗赛
中落败，“他们接触足球比我们早，而且
农村并没有标准的足球场。”

上世纪90年代，村民经常在河边的
草地上踢球。后来，河边有一片农田被
洪水冲毁后废弃，韦林新和几位足球爱
好者找来铲车师傅，花了两天免费推平
大坑，再带领村民用锄头除掉田埂，砍
掉树木搭建球门，用石灰粉画线，自制
简易露天足球场。“我们没有现代工具，
要靠人工去清理地面的碎石、小树和杂
草，陆陆续续干了将近一个冬天才收
工。”

“一个足球50元，需要球队每人凑
两元才能买得起。”河边球场修好后，韦
林新骑着自行车，兜里揣着全队凑齐的
50元进城买球。“那天全员都到场了，十
分郑重，踢完后仔仔细细擦干净了才带
回家。”韦林新负责保管，将球小心翼翼
地放在房间墙角，禁止弟弟妹妹乱碰。

在河边球场，每天都能见到村民踢
球的身影，连下雪天也不例外。但踢球
难免受伤，更何况是在不平整的沙
地里。

“摔过很多次，只能简单用红药水
碘伏消毒消炎，谈不上治疗。”韦林新指
着肩膀告诉记者，有次参加比赛受伤，
肩膀褪了一层两指宽的皮，现在还有沙
子埋在里面。

1999年，韦林新代表榕江一中参加
黔东南州中学生三好杯足球赛。“对手
的水平更胜一筹，如果不是因为天气，
我们根本拿不到冠军。”由于场地不平
整，主办方填了一层黄泥土，不巧连续
下了几场大雨，泥土混合着雨水，削弱
了足球的弹力，贴在地面基本颠不起
来。他拿出手机展示了夺冠的照片，黝
黑的脸庞上满是自豪的笑容，“我们农
村孩子在地里踢球打滚惯了，越是泥泞
我们越不怕。”

“榕江一中的场地也是沙地，我们
没见过真正的草坪球场。”韦林新还记

得第一次在草坪球场踢球的感受。
2000年，他代表黔东南州到贵阳参加比
赛，“踩在草坪上感觉非常新鲜，好像我
的梦想马上就要实现了！”

比赛一结束，他又回到了榕江。在
草坪球场踢球的时光如一场短暂的美
梦，但他并不惦记，“榕江的足球文化哺
育了爱踢球的我，我不羡慕别人，也不
奢望天天在草坪球场上踢球。”

>>梦想
踢进职业联赛
曾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年轻时我的梦想是踢职业联赛。”
周六深夜的榕江城北新区田径足球场，
依然人山人海，加油喝彩声此起彼伏，
韦林新羞赧又落寞地望着前方：“这曾
是我最大的梦想。”

实际上，自从上了中学后，当了半
辈子农民的父母更希望他好好读书跳
出“农门”，“但我太爱足球了，对学业不
够上心。中学时又特别矛盾，脾气很
倔，坚持不肯报体校，硬要死磕文化课，
内心深处还是不想辜负父母的期望。”

但落下的功课要迎头赶上，比在足
球场逆转还艰难。高考失利后，韦林新
收拾行囊离开贵州，来到广东东莞的电
子厂成为一名流水线工人。关于足球
的梦想，在那个夏天的蝉鸣声里，被远
远抛在向东行驶的火车身后，渐行
渐远。

伍春明是韦林新在榕江一中的足
球队队友，两人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

他指着右脚告诉记者，“这只脚的
骨头凸起变形了，踢球踢伤的。”1999年
集训时受伤，起初他只觉得右脚一阵疼
痛，没有支撑力，涂了草药休息几天，夜
晚常常被痛醒。半个月后的比赛，为了
不拖后腿，他在脚部缠上布条继续上
场。家里五兄弟姐妹，作为老大，他体
谅父母的辛苦，几乎很少主动开口要
钱，“要给弟弟妹妹树立个榜样，痛，忍
一忍就好了。”

一双踢球的布鞋基本只能穿一个星期，
缝缝又补补。

“那时我的梦想是好好踢球，离开县城，
一步一步向上走。”伍春明停顿了几秒，有些
无奈地说：“受伤了都不敢跟家里要钱治疗，
专职踢球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高中毕业后，他去广东打工，后来又回
到榕江当杀猪匠，每年都报名代表村里参加
县城的足球比赛。在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柴
米油盐与对足球的热爱间，他似乎找到了平
衡，如今45岁依然在足球场上拼命奔跑。

不久前，伍春明关掉了猪肉档口，开了
一家砖厂，家里盖起了一栋五层的楼房。“我
儿子是美术艺考生，光买材料都不得了，高
考这一年花了4万多元。”话里虽有“抱怨”，
但伍春明又有些自豪，儿子终于不用跟他一
样因家境窘迫而留下遗憾，“小时候我家庭
条件不允许，没有办法，也不能怪谁。我希
望孩子勇敢追梦，不留遗憾，通过自己的努
力越走越远。”

>>改变
足球为大山孩子
开辟人生第二条道路

韦林新从东莞电子厂辞职后，又回到了
家乡。46岁的他还担任了平地村足球队执行
教练。本届村超开赛至今，球队已经取得三
胜一负的成绩。“我最大的愿望是小球员能被
选中，输送到榕江一中足球队赖洪静门下，这
样我就功德圆满了。”

赖洪静是榕江一中足球队教练，2005年
毕业于贵州师范大学体育专业，其率领的足
球队在黔东南州各大比赛中常年保持前三。
2015年，榕江一中被评为黔东南州足球后备
人才基地，赖洪静被提名全国校园足球教练
员赴法国留学贵州省候选人，最终以第一名
的成绩，获得赴法国接受为期3个月的学习
机会。

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出国，“虽然心里
很高兴，但我还是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出来
一趟不容易，肯定要努力吸收更多经验。”在
法国，他意识到中西方足球训练的差异性，
回到国内后，赖洪静结合队伍实际情况，从
中择优，调整了教学方法。

“我们招收的队员目标几乎都是考取体
育院校。”他告诉记者，在这里，球员有充分
展示自己能力的平台，代表学校出战市级、
省级比赛，考取运动员等级证书，参加高考
进入大学，甚至有机会成为职业球员。“足球
为大山的孩子开辟了人生的第二条道路，改
变了他们的命运。”

榕江足球发展数十年，但专业的高水平
教练仍然稀缺。

这些年来，尽管有少数球员被职业俱乐
部选中，但因从小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训练，
基本功不扎实，提升空间较窄，难以脱颖而
出。赖洪静希望，榕江吸纳更多高水平教练
加入，共同推动榕江足球走出黔东南、走出
贵州、走向全国。“今年夏天村超出圈，让外
界关注到榕江，越来越多的球队过来交流，
给予我们技术指导。”

黔东南州是佛山市东西部协作对口帮
扶地区，榕江县是南海区的结对帮扶县。5
月13日，贵州村超开幕，来自佛山南海的足
球队与榕江县足球队通过友谊赛进行交流。

来自佛山的陈再勋在榕江挂职副县长，
除了分管东西部协作工作外还协管文旅体
工作：“这两年来，佛山与榕江开展了多场足
球交流赛，捐赠了250个足球。南海的球员
来到这里特别吃惊，没想到榕江足球氛围这
么好，场馆免费对外开放，一个30多万人的
县城有5万多人会踢球。”

“在榕江，每个球员都想成为本地足球
偶像，会踢球的年轻人找女朋友都好找。”杨
亚江笑着对记者说，“我并不担心村超只能
红极一时，我们会一如既往做下去，邀请全
省甚至全国的村队来榕江踢球。”

夜幕降临，比赛结束的哨声响起。贵州
村超现场，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七八岁的孩
子扛起队旗，和七八十岁的寨老共同奔向了
球场。 据《南方都市报》


